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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煜，1906 年 1月生于江苏省江阴市，我国工业化学的先驱，催化科学的主要奠基人、组
织者和领导者，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创
始人。1955 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63 年当选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

20世纪 20年代，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怀抱“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热望赴德留学，开始胶
体与表面化学的研究。1933 年回国后，曾任西南联大、交通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化工系主任。

1949 年初，他来到大连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先后任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所长、中科院感

光化学所顾问及学术委员会主任。
20世纪 50年代，他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石油煤炭研究基地，开展了人造煤油、石油炼制、石油

加工、高能燃料、色谱、激光和化工过程的研究，开拓了我国化学物理研究的新领域，支援了国民
经济建设，对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科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在 20 世纪 60 年代
初，他在催化剂基础理论研究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表面键理论”，开展了一系列深入研究，在指
导化工实践中取得了许多堪称辉煌的成果。

人物简介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联合主办

“当我看到鞍山、抚顺地区工业规
模巨大，工人兴高采烈地恢复生产时，
心想这才是工业救国的处所和榜样。”
初到东北的张大煜认定，这里就是心
中的“天堂”。

往后近 30 年的时间，张大煜始终
胸怀“急国之所急”的誓言，为国家经
济发展和国防研究倾注了无数心力。

纵使命运跌宕、心潮起落，但他对
催化科学、表面化学与工程化学的追
求始终锲而不舍。而他高瞻远瞩的谋
篇布局，影响也一直到达今天……

工业救国展抱负

抗战爆发后，西南联大理学院院
长吴有训因战略物资尤其是燃油的匮
乏心急如焚，他找到时任教授的张大
煜，问他“能不能想点办法为大后方解
决一下问题”。

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张大煜早已
暗自立下工业救国的志向，毅然决然
地从基础研究转向了石油、煤炭方面
的技术科学研究。

1941 年，他与几位同仁一起，在云
南宜良县凤鸣村建立了中国人自己的
人造石油厂———利滇化工厂，用低温
干馏法成功地从褐煤中提炼出油品。

当时的情形有多难？
“简直就是一杯杯熬出来的啊！”

张大煜曾在回忆时提起。由于重重困
难，工厂最终还是被迫停办。

张大煜走在工业救国的道路上，
虽满怀热血，却跌跌撞撞、一波三折。

直到 1949 年 4 月，他告别了颠沛
流离的生活，出任大连大学化工系主
任兼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中科院大
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以下简称大
连所）副所长。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

“心之所向”。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与张

大煜同年入所、时任所长屈伯川主任
秘书的陈庆道记得，张大煜刚到所里，
就将研究方向定为“国家最急需、我们
最合适、赶超瞄得准”。

为此，他将组建一支自己的科研
队伍作为重要一环。彭少逸、郭燮贤、朱
葆琳、张存浩、萧光琰、郭和夫、楼南泉、王
弘立、何学伦、陈国权……张大煜几乎凭
着一己之力四处寻找人才并招入麾下。

当时我国天然石油资源尚未发
现，石油的严重贫乏是制约国家经济

发展的一大瓶颈。于是，他作出了研究
所应以液体（和固体）燃料为重点的战
略规划，组织和发展了我国人造石油
的煤气合成液体燃料、页岩油加氢等
研究。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国家
急需炸药原料甲苯，相关的科研攻关
任务再次落到了张大煜头上。很快，从
实验室研究汽油馏分环化制甲苯到中
试放大，再到工业化生产，锦州石油六
厂建成了国内第一座年产千吨级的甲
苯生产车间。

1953 年，在张大煜和燃料工业部
的积极倡议下，中科院和燃料工业部
共同领导的液体燃料研究委员会成
立，定期对研究所的计划和工作进展
情况进行审查评议，这对加强研究所
与生产部门的协作联系起了非常重大
的作用。

“当年，毕业来所里的年轻学生经
常下工厂，大家就像走亲戚，常来常
往。”陈庆道说，“张先生经常鼓励年轻
人要了解生产实际、接受实际锻炼，才
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正是由于一线的锤炼，张存浩、楼
南泉常说，“我们玩儿起‘家伙’不打
怵”。意思是，科学家操作起工业装置
一样游刃有余。

在陈庆道看来，张先生麾下成长
起来的科研人才，必须是能文能武、出
将入相。

战略布局向未来

张大煜在大连的头五年，为大规
模发展我国的能源研究工作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为我国第一个石油化学和
煤炭研究基地的创建与发展起到了重
要作用。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事业的
发展，煤炭和石油研究任务愈来愈重。
此时的张大煜审时度势，先后于 1958
年和 1960 年从中科院石油所抽调大
批科技力量，建立了兰州石油研究所，
充实煤炭室并扩建为太原煤炭化学研
究所，他同时兼任这两个所的所长长
达十余年。

“当时的大连所，就好比全国煤炭
和石油研究的孵化器。”陈庆道这样比
喻，“考虑到国家整体科技力量的布
局，张先生都是成建制地支援那些研
究所，丝毫没有本位主义的想法。”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大连所新进
了一台电子显微镜，考虑到兰州石油
研究所正为“东方红一号”卫星进行固
体润滑材料的研究，张大煜毫不犹豫
地把这台十分昂贵的科研设备调拨给
该所。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
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张大煜总能比
别人站得高、看得远，他是那个时代不
折不扣的“战略科学家”。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石油科学研
究力量已有很大发展，一般性石油加
工炼制的科学问题，石油部的石油科
学研究院及其所属研究所完全可以独
立解决。张大煜确信，大连所转变学科
目标、开拓新研究领域的时机到了。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咨询委委员陆
世维表示，张大煜依据当时的国际形
势，判断世界科学正在向边缘性和综
合性学科方向迅猛发展，比如化学物
理，世界各国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中国也要做！”张大煜当机立断，
向中科院发出了关于更改所名为“大
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请示。

批准更名后，他又与所内科研骨
干集思广益，确定了研究所催化、色
谱、金属有机化学、燃烧及快速反应动
力学、物质结构六个学科领域和三项
任务。

这些措施的实践和落实，使研究
所在催化科学、反应动力学、化学激
光、色谱学、化学工程、化肥工程等科
研领域有了开拓性的进展，不仅支援
了国民经济建设，对以“两弹一星”为
代表的国防科学研究也作出了突出
贡献。

牢固基础筑高峰

“你叫什么名字？”
“你从哪里来？”
“有空到图书馆里去查查书！”
在陆世维的印象中，张大煜总是

带着他不变的乡音，见面就要求大家
多读文献，了解国际科技动态，多看业
务书，打好基础。

只要张大煜不出差，图书馆里总
有他的身影，再忙他都要去实验室看
看学生的工作。

张大煜率先垂范的人格力量，营造
了一种科研文化———就算搞应用研究，
也需要求证真理的依据和基础。

张大煜十分重视从实际中提出应
用性很强的课题，坚持以“任务带学
科”的模式，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基础
研究是研究所科研工作不可忽视的
一环。

在他集中力量开展煤炭和石油化
学研究的过程中，带动了催化和色谱
两门学科的发展，填补了当时中国化
学研究的空白。直到今天，它们都是大
连化物所的立所之本。

在 1960 年6 月于上海召开的中科
院第三次学部大会上，张大煜在《催化研
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的学术报告中，首
次提出了“表面键理论”，这让国内的催
化基础理论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

张大煜认为，掌握了“表面键理
论”，就能人为地控制催化反应，为选
择催化剂建立科学基础。他为深化催
化活性中心的理论研究进行了一系列
的布局，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1964 年，为了解决我国化肥工业
生产的迫切需要，张大煜再次临危受
命，扛下了合成氨新流程 3 个催化剂
的研究任务。仅半年时间，催化剂就奇
迹般的研制成功，并在工业上迅速推
广应用，使我国的合成氨工业从 20 世
纪 40 年代水平提高到 60 年代水平。

张大煜之所以敢啃这块谁也咬不
动的“硬骨头”，正是因为他对催化基
础理论的深厚积累，对国内化工厂催
化剂使用情况的熟悉，以及对当年化
物所毛细管色谱技术水平的认识，让
他看清解决问题的关键。事实上，在他
接到化工部副部长张珍的重托之时，
心中已经有底了。

“文革”期间，张大煜的催化基础
理论研究中断了，在重重压力下，他仍
多次要求开展磁场对化学反应影响的
研究，不断提出建立催化剂库等发展
催化科学的新建议。

当年曾在张大煜课题组从事催化
基础即“表面键理论”研究的辛勤回忆
说，1974 年秋，他送先生去火车站，一
路上先生对他说，“我这一生中最念念
不忘的有三件事：一是分子筛工作，二
是催化剂库，三是表面键的研究。”

3 年后，张大煜调到北京，虽难重
温旧梦，但他言传身教带出了一大批
卓有成就的科研骨干，其中涌现的两
院院士就达几十位。他们所创造和延
续的正是张大煜一辈子的眷恋。

人物生平
荫1906 年 1 月

出生于江苏江阴。

荫1929 年

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

荫1929—1933 年

留学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获工学

博士学位。

荫1933—1937 年

任清华大学讲师、教授。

荫1937—1945 年

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研

究员。

荫1946—1949 年

任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系主任，兼

交通大学教授。

荫1949—1952 年

任大连大学化工系教授、系主任，东

北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荫1953—1961 年

任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所长，

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科

学院兰州石油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煤炭

研究所所长。

荫1955 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荫1962—1968 年

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所长。

荫1963—1982 年

任中国化学会第二十届理事会副理

事长。

荫1977—1989 年

任中国科学院感光化学研究所和中

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顾问。

荫1989 年 2 月 20 日

病逝于北京。

陈庆道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
进所工作，仅比张大煜晚 3 个月，几乎
是与张大煜共事时间最长的同事之一。
采访快结束时，陈庆道拿出了一样珍藏
已久的东西。

这是一张发黄的照片。
“张先生去世前一年，我去北京看

望他。临走前，他坐在阳台，我给他拍了
这张照片。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先生。”
张大煜晚年病重，不认人。陈庆道看着
照片里的先生，眼睛有些湿润。“他好像

依稀还能记得我。”
张大煜的小儿子张寿连在一篇回

忆父亲晚年生活的文章里说，到了 1987
年，他已基本上叫不出家人的名字了。寒
冬的一天，父亲突然不见了，找到他时，他
只穿着一件薄毛衣，手指已冻得几乎伸不
直了。但他右手拎着那个装满书、足有 20
斤重的大黑皮包，一动不动地站在公寓
楼的门外。父亲告诉他，自己在等车，所
里的汽车马上就来了。

这么多年，张大煜唯一没有改变的

习惯就是每天去上班。他一生念念不忘
的事业，虽然没在终点带来回响，却在
他身后奏出了华丽的乐章。

中科院院士楼南泉心中的张大煜，
容川纳海、扶掖后学。当年，张大煜带领
青年研究工作者完成的《合成汽油的芳
烃研究》《氮化熔铁催化剂用于流化床合
成液体燃料的研究》，双双获得中科院首
届自然科学奖三等奖，可他既不在论文
上署自己的名，又不拿分文奖金……几
乎每一位受访者忆起这段往事时，都由

衷地感佩这位亲切敦厚、甘为人梯、高
风亮节的长者。

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
而不是看他取得过什么。一个真正大有
才能的人，会在工作过程中感到最高度
的快乐，从不让眼前的得失遮蔽目光之
所向。

对张大煜来说，真正牵动他的是救
国之志、铸学科之责。而在我眼中，他的
角色好比开疆辟土的勇士，让后来者得
以在那片沃土上生生不息……

虽然最终呈现的篇幅有限，但经
历这次采访，我再次体会到科学写作
的对象从来不只是科学本身，对科学
世界里那些不朽的人物追根溯源，重
返他们走过的路、遭遇过的万千丘
壑，传递他们不竭的生命能量，也许
对读者更有裨益。

希 望 张 大 煜 的 故 事 能 让 你 看
到———只有伟大的人格品性和远见卓
识的眼光，才能为科学事业架起一座

“天梯”，直冲云霄。

记者手记

张大煜

张大煜博士论文封面 1960 年，张大煜率团访问大庆油田 张大煜在给学生上课 1976 年，张大煜与缪云台（第六届、第七届
全国政协副主席）交谈

陈庆道拿出他为张大煜照的照片


